
“香港人书展”开幕前一日收到代表业主的地产公司通知，指“香港人书展”将场地“分租”出去，有违租约协定，要求立即退场。几经沟
通之后，主办方决定取消实体活动，转为网上书展。图为山道出版社负责人杨子俊在场内记者会前准备。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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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出版 香港书展

第32届香港书展前日（7月20日）开幕两日 人流少过以往 “综合书刊馆”参展单位计132间 也较去年

香港独立出版剩下的一口气：“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既然留下来，还有什么书可出？“情势比人强，唯有做回自己，透过出版寻回我们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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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香港书展前日（7月20日）开幕两日，人流少过以往；“综合书刊馆”参展单位计132间，也较去年

的160间为少。今年主题为“历史文化．城市书写”，而此前5月，新闻称三家出版商申请参与书展“史无前

例”被拒，其中两家的书籍正是因书写反修例香港而于去年书展遭到投诉。

出版社被拒，参展商减少，并非完全出人意料。港区国安法实施两年来，香港公共图书馆与中学图书馆都

有新闻指下架“敏感”书籍，相较之下，有人质疑书展的安排是言论自由再倒退的续章。被拒方如何应对？

今次被拒三家，都是独立小众出版社，其中山道文化发起举办“香港人书展”拟另寻出路，但也在7月14日

预定开幕前一日临时取消，最终只能改于网上举办。

创办自1990年的香港书展，每年在湾仔会展举行，入场人次数以十万计。多年来，书展陈列一直光谱广

阔，各类立场的政治书籍均可摆卖。而出版社不论规模，只要应付到摊位费用都可同场展销。今次独立小

型出版社被拒，民间自发书展也无法成事，这是否提醒人们，在香港出版业，官方主旋律外的非主流声音

正进一步被边缘化？本文盘点时至今日香港独立出版于每个步骤都可能陷入的重重困难，考察业界中人做

何打算？

要先说明的是，关注独立出版并非仅止关注小众。虽一般理解其受众较为“小众”，但正如有出版人以病毒

为喻，“如果社会只有单一物种， 一单病毒入侵，可能全都死光；如果有不同品种，可能不至于灭绝”。究

其实，独立出版社于公共生活中，一直承担著拓阔公众资讯接收光谱，维持社会舆论多元与丰富等功能；

今日情境下，更有部分关涉大众利益的书籍因香港言论自由缩小，由独立出版社出版（部分独立出版社一

直以来也有出版此类书籍）。

“香港书展绝对是出版界寒暑表”，但“在荒谬的社会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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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香港书展，不少大型连锁书店的摊位都在显眼处摆放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籍。摄：林振东/端传媒

书展历史上“闻所未闻”：同业看见也不安 


另一小型参展商见状大表不安，选择不具名受访，表示对“迫人退展”的做

法“感到惊讶”，“做法颇为恶劣”，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无形的压

力”。

多间传媒报道至少三间出版社申请书展摊位被拒，是距离书展开幕仅余两月之时，业者形容情况“前所未

有、闻所未闻”。被拒入场的出版社包括有种文化、山道文化、蜂鸟出版，分别成立于 2012、2015 及

2018 年。

其中，“有种”以破格见称，自言为了“对生活还保留一点感觉的读者”，早年将网络小说制作成书，如《一

路向西》、《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近年出版不少社运相关书籍；“山道”关注社会

议题，由监狱文学邵家臻《石墙生花─坐监记及其他》到近月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制作的《乌克兰照片

集》；“蜂鸟”则多做历史普及，出版如《空白的一百年——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香港历史》等。

去年书展三间都参与了，其中“山道”的《逆权教师》、《元朗黑夜》及《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

三种被指违反国安法；“有种”的《每一把伞》及《我们的价值》收到投诉；“蜂鸟”未有相关记录。至于今

年为何拒绝？出版社曾向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下称贸发局）要求解释，局方未有交代。7月5日书

展记招会上，贸发局面对传媒亦重申“不评论个别个案”。

山道负责人杨子俊，也是三年前2019年6月12日的“爆眼教师”，他被拒后发起“香港人书展”，在传媒预展

上表示，其他参展商过往未陈列政治书籍，而“山道”与“有种”同被投诉过，判断当局做法出于“政治决

定”。“香港书展绝对是出版界寒暑表。”杨子俊指，贸发局作为公权力机构，是否容许异见声音，反映官方

对香港出版界的要求。有种文化负责人Daniel却称遭遇“不意外”，“在荒谬的社会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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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直以来香港书展现场售卖内容多元，2019 年反修例期间，场内更有摊位设置连侬墙，发售

运动相关小志；至去年因疫情停办之前，对香港大部分出版社而言，书展机制“持之有效地运行超过三十

年”，于今，三家出版社失去参展机会自难免担心影响销情，惟其中Daniel继续审慎乐观，相信“好书有没

有书展，货量都一样流转，只是速度没那么快”。

有种文化负责人 Daniel 。摄：林振东/端传媒

对同业被拒入场，参展多年的独立出版社茶杯杂志出版有限公司编辑何杏园感叹，事件或导致读者对书展

观感变差，减低入场意欲甚至杯葛。如其担忧的，此前不少网民在有线新闻和《明报》等媒体报道下留

言，批评主办单位做法侵害言论自由，甚至呼吁公众“罢去书展”。因此何杏园估计，今年书展人流和销售

有机会是近年最差。

而另一间仍有参展的小型出版商也大表不安，担心随时被撤回参展资格，他们选择不具名受访，表示虽然

被拒事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对“迫人退展”的做法仍“感到惊讶”，称其没有交代理据，“做法颇为恶

劣”，被拒方又无上诉渠道，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无形的压力”。

民间书展：曾与官方书展分庭抗礼，以后呢？



民间书展：曾与官方书展分庭抗礼，以后呢？ 


独立出版机构始终有种独立精神，有各自关注的议题，“众声喧哗，正是一

个城市里面的人持续生命力的关键”。

其实书展参展成本动辄逾万港元，更多独立出版机构因费用高昂未能入场。独立出版界普遍认为，书展偏

向服务大型出版社，发售书籍亦面向普罗大众。而独立出版社无论是文艺还是社会议题，各有关怀，只是

他们往往员工人数不多，不少更是“一人公司”。像“有种”目前全职人员只有Daniel一个。因应个别出版项

目，他再另约编辑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参与。资本虽然有限，但胜在灵活运作，如独立书店艺鹄（ACO）店

长连安洋所言，独立出版是创意的体现，“因应每个作者的成本和能力去做书”。

2017 年，香港独立出版业者成立“52Hz出版联盟”，组合香港小型出版社，跨海参与台北国际书展。联盟

出版社数目自此每届稍有增减，维持于15家左右，定位由文艺流行至学术普及。2018年，52Hz于香港书

展期内，在湾仔富德楼艺鹄书店联营另一场独立书展：“独立出版迷你书展”。因有艺鹄统筹销售，独立出

版单位无需付出固定人手即可参与一场特别而独立的书展。连安洋解释，艺鹄初心在于眼见独立出版人受

限于产业结构及规模，无法进入书展大舞台，想趁书展期间香港人关注书业，另辟蹊径，让更多人见到独

立出版身影。

相对于依托大型发行商及书店的主流出版社，独立出版机构始终有种独立精神，有各自关注的议题，连安

洋说，“众声喧哗，正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持续生命力的关键”。

去年，迷你书展参展及合办单位计12家，因应疫情延期至10月举行而依然无损人流，举办地富德楼是旧式

战后唐楼，只一部升降机（电梯）上落，排队人龙虽很长，但几乎所有人都耐心等候。今年临近书展档

期，也不时有读者到艺鹄购书时表示期待活动再办。但连安洋不敢轻下承诺今年依然由艺鹄举办迷你书

展，只可以肯定今年一定不会在香港书展同期发生。她强调活动“不只是艺鹄的事”，各人都可对迷你书展

有自己的想像，“事情不需要因循。谁想承传，谁就继续做下去。”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2-culture-hkindependentbookstores/


“香港人书展”场内的告示。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边厢“迷你书展”停下思考前路，那边厢山道因被拒而自发筹办“香港人书展”。杨子俊认为两者不尽相

同：“香港人书展”较通俗，面向大众；“迷你书展”则倾向文艺，受众也以文青为主。以另组书展去回应被

拒，杨子俊强调无意与香港书展明显对抗，目的在于“补充香港书展的不足”，陈列本地出版及香港人关注

的议题读物。两者展期亦不重叠。就7月13日传媒预览所见，山道继续发售去年于书展被投诉的出版物。

不过，杨子俊强调去年贸发局只知会收到投诉，此后未有进一步跟进，亦未发出警告。

山道没有收到当局直接干预“香港人书展”。直至活动开幕前一日，他得悉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有意于开

幕后派人视察，判别发售书籍“是否有危险性”。同日，他亦收到代表业主的地产公司通知，指“香港人书

展”将场地“分租”，有违租约协定，要求立即退场。几经沟通，山道终决定取消实体活动，转为网上书展。

公布消息的帖文下，不少网民尊重搞手尝试促成其事的努力，又批评业主“打压”。杨子俊认为事件“惹人猜

想业主可能收到某种讯息”，感叹“恐惧继续蔓延，连私人市场的空间也不再”。

说不清的红线：无缘无故恶梦，但也习惯了 


“常说‘不犯法就自由’，实际是‘不冒犯就自由’。”“当局随时都可以

定义犯法的标准。”

眼见出版社会议题、书写香港历史的出版商被拒门外，制作其他题材书籍的业者也担心，红线早晚压到自

己身上。参展的不具名小型出版社负责人坦言，要维持一直以来的出版和创作方针，又要确保机构上下人

身安全，“只可摸著石头过河”。他透露近年虽未至于收到人身威胁，但的确受到一些滋扰，认为现时社会

缺乏清晰准则，出版社难以判断“何时过了界”，“常说‘不犯法就自由’，实际是‘不冒犯就自由’。何时冒犯

https://www.facebook.com/112913588129281/posts/pfbid02xNCQ6iY2QqHxKmGtuPdEdabTYpXZB6Mg3QSrp9X8hqgUsEwfeSDW8NT3Eq4dk3ctl/?d=n


到要用法律手段来制裁你，标准其实没人知晓。”

何杏园同感无法判断安危，“即使没说出那些敏感字，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读者可以是任何人，可能在

书店随手翻到某本书，觉得有问题就去投诉你”。与其评论个别机构的风险，连安洋更忧虑当局对文化界整

体作出打压。出书卖书，机构从不做任何违法的事，但“当局随时都可以定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

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义犯法的标准”，“我们只可以在你判定某些行为犯法之后，

不去做那些事；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吧？”

“茶杯”的执行总编辑陶培康（左）与编辑何杏园讨论出版物设计事宜。摄：林振东/端传媒

“未被视作犯法的，我们就继续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还不算犯法

吧？”

“茶杯”执行总编辑陶培康也是香港中小企书刊业商会干事，他认为出版虽“有信心做”，但“没以前那么容

易、那么快乐”，以前内容有意义就出版，现需更多深耕细作，“以前有些书的内容可以说，现在都不可以

了”。“茶杯”在实体外也兼营网上平台，内容涵盖生活悠闲到国际关系，陶培康不讳言有时会为网站内容担



忧风险，“会无缘无故发恶梦。之前比较严重，现在算是习惯了”。

魔鬼在细节：如何从每个步骤淘汰独立出版 


独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独立办公室，由此今后便可能因此难为

要出版的书籍申请到ISBN书号，“香港现在的管治模式正是这样：透过条

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业者”。

只是习惯了，而非恶梦不再。无法判断的风险导致恐惧，是为一种白色恐怖般的氛围。社会气氛趋向肃穆

之时，即使出版人努力撑开自由空间，也未如往日容易。杨子俊提到，国安法实施以来，每个出版机构都

有不同考虑，恐惧叠加，导致出版物胎死腹中。

据他说，实际上独立出版如今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关，过去不会有或少有的关，例如自选题开始，编辑已

需要评估内容有无触犯国安法风险；接下来，有无印刷厂愿意承印这本书；然后是发行，甚至有的书印好

了，但都没发行。如此一来，出版社洽谈的项目中，大约只有1/3最终能顺利面世。

又如“茶杯”曾打算将书中插图印于伞面，作为周边产品配合推书，但这也遭遇制作公司不愿承接，称担心

要把雨伞从中国大陆运来香港会被扣货，可能蒙受损失。甚或近期印刷厂因疫情经济不景而结业，精装书

的特别效果都已愈来愈难在港做到，所以陶培康也同意现在出书“每个步骤都有挑战”。

近月有独立出版社表示，申请国际标准书号（ISBN）遇上阻滞。过往，机构都只须向香港公共图书馆辖下

书刊注册组，递交申请表及商业登记证或社团注册证明书即可申请到书号。申请须知虽列明“或需额外提交

营运地址证明”，但小型出版社向来以通讯地址申请亦可获批。

可是近月，有出版社被要求提供水电费单一类文件，用以证明机构于该处营运。有业者认为，独立出版收

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独立办公室。申请程序收紧可能对微型出版社形成压力，陶培康说，“香港现在的

管治模式正是这样：透过条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业者”。



茶杯杂志出版书籍。摄：林振东/端传媒

业界另一隐忧在于法定机构香港艺术发展局（下称“艺发局”）因委员推选方法修定而可能带来的变化。作

为半官方机构，艺发局多年来扶助新进和小众创作，补充市场以外版块，维持香港在地艺术生态的多元

性，如同其他文化生态较健康地区，此类资助本是一种常见文化政策。这也是长期以来，不少独立出版社

旗下书籍的启动资金来源。

譬如以文学类型来说，小说较为普及，易获得市场支持；但诗集读者群就有限得多，很多时候都需要资助

出版。艺发局2020年批出28个文学出版计划；2021年上半年更批出23个出版计划，下半年则暂未公布数

据。但随著艺发局今年6月公布修定审批委员产生办法，业界担心局内组成改变，可能进而影响整个资助审

批方针。连安洋预视“未来出版物可能要找其他资助”，“没了艺发局，大家要回到自力更生的情况”。

移民潮之冲击：危，抑或机？ 


2022上半年，移民潮效应逐渐浮现，“移民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中产，艺文

活动的关键受众，他们离开对书业有一定影响”。而整体经济下行，人们没

太多收入也就没闲暇付钱买书。独立书店愈开愈多，多少也会分薄市场。

自力更生，不靠资助，就得放眼市场。但香港读者可否撑起本地出版业？陶培康憧憬日本的情况：一个作

家写成小说出版后，可以变成漫画、动画、电影、真人版电影，“做一个故事，有好多方式去卖钱，滚存生

命”。这样成熟完整的产业炼恰是香港缺乏的，没有成熟的产业链去巩固产品的版权（IP），便“养不活一



群想做这件事的人才”。

另一方面，近年社运和疫情交加，百业萧条，独立书店却如雨后春笋，何杏园形容是“逆市奇葩”。独立出

版社 dirty press总监张小鸣也发现不少消费者带著“扶弱”心态，主动选择独立书店。那么独立书店的声势

壮如“复兴”， 是否可以有助独立出版社的生存？

兼营书店的连安洋不那么乐观。他见证2020 年下半年书店生意兴旺时期，人们一批一批书买走，甚至听

到客人说“离开香港前要来买书，带去别处保存”。一年半之后，移民潮的效应逐渐浮现，“移民大多数都是

受过教育的中产，艺文活动的关键受众，他们离开对书业也有一定影响”。再者，整体经济下行，人们没太

多收入也就没有那种闲暇付钱买书。独立书店愈开愈多，多少也会分薄市场。书店生意回复平静，甚至销

售比往常更低，“卖书去货慢了，也听闻其他书店都觉得销情淡了”。

湾仔富德楼艺鹄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撇开移民潮因素，读者数量下降更是全球书业共同难题。以实体书为主的出版社长期被视作“夕阳行业”。

从事出版多年的Daniel明白，今人看手机时间一定多过看书，“就算买了书，也不一定会看。可能纯粹是消

费选择，用消费去表达态度”。面对网络挑战，张小鸣则相信借用社交媒体的传播有助开拓新读者，如欧美

出版同业通过 Tiktok 介绍书籍，青少年读者不跌反升；而电子书和声音书也都是可以接触新读者的渠道，



出版的重点在于内容，多于什么载体。

既有移民潮，香港出版业是否也可外移？陶培康曾私下建议一些作者没有必要在香港做书，只要有心追求

品质，人在何地都可以实践，而有这想法的，在独立出版界，不止他一人。

既然留下来，还剩什么书可以出？ 


“纯粹惊，不去碰，只会愈缩愈后。我们会在灰色地带思考‘怎样表达，而

又不犯法’，尽力维持出版自由。”

Daniel 承认“有种”可能已在“某个名单”之上，出版物可能随时被指犯法，出版人也可能有被捕风险。

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有种出版过多本社运书籍。国安法之后，Daniel减少出书，“想沈淀一下，思考还

有什么书可以出”。出版空间在他眼中“仍然很阔”，还有好多议题可继续说，何况“我们也只是探讨道理，

说事实而已”。

沈淀过后，“有种”今年准备了两三本新书，“纯粹惊，不去碰，只会愈缩愈后。我们会在灰色地带思考‘怎

样表达，而又不犯法’，尽力维持出版自由”。在他眼中，所谓 “一言堂最和谐”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言论自

由造就的多元文化，优势在于“十把声音即使九把都没有用，但只要有一把声音是对的，仍然可以推动社会

向前”。与其自我审查到什么书都不做，他宁可面对法例，继续出书，让不同作者提出不同说法。



有种文化的出版书籍。摄：林振东/端传媒

张小鸣的dirty press 2008年成立，一向出版性别议题、性小众等书籍，他也观察到，其实香港独立出版

一直以来紧贴社会议题和气氛出书，惟自国安法出台，因红线不清晰，业界“接近大半年都不怎做书，惴惴

不安；之后，大家开始尝试摸索，慢慢回复过来”。“继续紧贴就会容易触动红线”，业者或无奈调整策略，

或者直接选择离开——移民或转行。

留下来的人，张小鸣则认为转向多做“基础工作”（groundwork），倡导普世人权和价值。正如虽然中国

大陆常年言论受限，但张小鸣提到大陆出版社和书店“打擦边球”至今，“大陆政策也是时紧时松，书店和出

版社无奈，但都忍辱负重坚持”。

香港的前景，不灰暗吗？ 
 “起码大家见到我们都曾经努力过。” 


“香港的独特性还是无可取代。”Daniel 相信，香港曾经是最自由的地方，在这环境长大的一代只要一天还

活著，就还有机会碰撞出各种创意点子。“虽然好多人离开，但很多年轻人还在，而且都好聪明”。面对同

业转行和移民，他视为“新陈代谢”。张小鸣近年也为新一代举办“编辑训练班”，培育新血同时，亦见识到

青年人的理想，“只要香港有一部分年轻人依然保持这份追寻和生命力，我不觉得香港的前景好灰暗”。即

便眼下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界，看上去噤声了不少，他也理解是大家都只想继续留在这城，默默做事，“情

势比人强，唯有做回自己，透过出版寻回我们的独特性”。

“香港人不只懂得赚钱，我们也会争取自由和民主。”杨子俊眼中，依然可以透过出版来实践自由意志，“我

想告诉大家其实可以做到，让有同样价值的人知道，这些价值尚未消失”。以在商言商而言，他坦言前景确

实不明朗，但山道文化的销售目前能做到收支平冲，那么自己即使面对压力也会继续：

“相信那些价值，但不去实行，就失去意义了。”


